
鲍义志、祁建青、衣郎、李占忠、李富梅是青海的土族作家。
在第四届青海省土族文学研讨会期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春
等人就土族文学创作的相关问题对这5位作家进行了采访。

问：请简单介绍您的创作情况。
鲍义志：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受到

当时文学氛围的影响，开始写一些农村题材的小说，偶尔也会
写一些诗歌和散文。那时经常有少数民族文学笔会，我积极地
参加，很多作品都是在这些笔会中写出来的。后来因为工作的
原因，写作的时间变少，只是偶尔会写一些游记和旧体诗。但
我现在有强烈的创作冲动，希望写一部长篇小说。

祁建青：我刚开始是写诗歌，后来转向写散文，可以说，我
是以写散文为志业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敦煌去了一次，
内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忽然觉得找到了写散文的突破点。后
来，慢慢地写出了自己独特的认识和感受。我写散文还是比较
讲究语言的，我不太提倡那种随意的、大白话的作品。

衣 郎：文学创作和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爱好一样，是天
生的。小的时候，我就想通过文字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于是
开始模仿唐诗宋词写一些诗歌。真正发表作品，是从2000年开
始。我现在主要还是以写诗为主，偶尔会写散文和诗歌评论。

李占忠：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创作的，刚开始写的
是儿童文学，比如童话故事之类的，慢慢地开始写散文，后来
主要是写小说。前几年，我把发表过的15篇小说结了一个集，
叫作《哀怨的恋歌》。现在主要是编写地方志，出了一个文史方
面的集子，偶尔也继续写一些文学作品，但量不太多。

李富梅：我记得自己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散文《长吁短叹
说人生》，那应该是在 1997 年吧。我想，我之所以走上文学道
路，是因为受到父亲、哥哥、姐姐的影响，他们因为工作和爱好
的原因，都比较喜欢看书，我也就跟着看了。我把阅读和写作
作为生活的一个支撑，经常汗流浃背地熬夜写作。我的创作，
刚开始时主要写散文，以自我为中心，表现自己的生活、抒发
自己的情感。后来开始尝试写小说，靠自己的想象去写作。我
现在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叫作《内心的火焰》，主要是反
映妇女的家庭、事业和爱情。

问：开始创作时，受到哪些文学作品的影响？
李占忠：我初中毕业就没有继续念书了。“文革”结束后，回

到家里教小学。为了教好课，就开始努力地看书。那时候是有啥
看啥，看得比较多的当然是“红色小说”，比如《创业史》《保卫延
安》《红岩》等，还有《人民文学》《当代》等期刊杂志上的作品，以
及巴金、雨果、巴尔扎克、高尔基、托尔斯泰等名家的作品。

李富梅：我喜欢阅读。阅读时获得的那种快感，是其他任
何东西不能够代替的，而且它会使我们脆弱的内心变得强大。
国外的，我比较喜欢伍尔夫的作品；国内的，我比较喜欢赵玫的
作品。在她们的小说里，时间和情节是可以随意切割的，她们的
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表达了思想的复杂性。我喜欢那
些精致的、不俗气的作品。至于女性写作，我觉得一定要写出某
种情境下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不能流于表面。

问：通过作品，主要想表达什么？
鲍义志：我3岁时到农村生活，虽然后来又回城市，但是在

农村看到了当时女性身上所带着的重重枷锁，对她们寄予了
深深的同情。在当时，那里的女孩在18岁之前大都不允许出门
和社会接触，只能待在家里做家务活和针线活，婚姻基本就是
父母之命。有时候，不幸的婚姻使她们陷入困境，有些女孩子
甚至跳河自杀。这些来自现实生活的人和事都会体现在我的
作品中。但是，小说毕竟是虚构的，其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是经
过提炼的，很难找到真正的原型。对我来说，这些虚构的场景
和真实的场景一样，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比如小说《最后一盘
水磨》中，磨坊的失去令我百感交集。

祁建青：青海是大面积的高原，地广人稀，因此也相对较
少地受到破坏，保持了
自然原始的状态。面对
自然万象，你内心就会
不自觉地充满一种崇敬

之情。所以，我的作品里写人不多，写故事也很少，主要描写自
然。我觉得，大物质之上必有大精神，大精神之上必有大彻悟。
比如，青稞、油菜花等这些农作物，它们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具
有高贵、纯洁的精神。我试图在作品中表达对它们的感恩之情。
还有那些大河的源头，我心中对它们充满崇拜。这些事物与人
类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从中可以挖掘出其深刻的象征意义。

衣 郎：我准备出一本诗集，叫作《蓝调的刀锋》。“蓝调”
是一种音乐，它是低沉的、哀怨的、接近大地的。这和我的创作
风格、我的心情十分吻合。“刀锋”可以用来挖掘，我希望通过
挖掘自己周边可触可感的事物，达到一种神性的交流。我把凳
子、桌子也当做自己的朋友，我觉得它们也是有思想的。另外，
我的诗歌写作百分之九十都是在晚上完成的。夜深人静，一切
浮躁远离，我才能更加真实地接触到社会的现实、祖国的大
地。

李占忠：我写的作品大多与农民的生活有关。我在内心把
自己当做一个农民，而不是一个教师。比如短篇小说《哀怨的
恋歌》，我写了一个农村妇女的哀怨。女主人公虽然已经结婚
了，但是对自己的婚姻非常不满意。而尕毡匠也遭遇了同样的
情形，于是两个人互相有了一点点爱慕之心。有一次，女主人
公去寻找尕毡匠，见到了尕毡匠的媳妇。她觉得，这是一个憨
厚善良的女人，婚姻也不太幸福，甚至比自己还惨。于是，她想
到自己的丈夫毕竟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对自己还是十分尊重
的，所以回归到自己的家庭。这个小说在当时是有原型的，只
是我进行了一定的加工和想象。我想，我的作品就要把来自现

实生活的感悟表达出来吧。

问：“民族身份”对创作有没有影响？
鲍义志：现在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冲击很大，这要求我们

一方面要积极接受其他民族文化中好的东西，另一方面要继
承本民族丰富的文化传统。就我个人来说，我喜欢“花儿”，不
仅喜欢听，更喜欢唱。花儿是青海高原人表达丰富感情的载
体，我曾经到处收集各种版本的花儿集，它是文学写作者们可
以借鉴的重要资源。另外，我觉得，民族文学不仅要渲染一些
外在的民族景观，还要写出民族骨子里的性格。

祁建青：土族原来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在不断地迁徙中
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就我自己来说，父母结婚以后，就离开家
乡，去了新疆，后来又回到西宁，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对本民
族的东西了解得不够深入。但我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经常回
到家乡，近距离地了解了一些事情。像《土炕味道》《瓦蓝青稞》
等作品，就体现了一定的民族性。

衣 郎：我的作品也写了很多关于土族文化的东西，但是
这样的书写不断地受到挑战。现在的工业文明破坏了一些民
族的文化和个性，生活越来越程序化，破坏了我们心灵的家
园，纯真的诗意越来越被消解了。而且，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
字，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就更困难。我们现在接受的教育、我
们的穿着、我们的语言，逐渐被同化，所以要写土族的东西，很
多时候只能在回忆中去抒写了。

李富梅：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不应该局限于自己民族的
东西，应该回归“人”。只要是有触动自己内心的点，都可以由
此深挖掘，不必有太多的拘泥。

问：您对土族文学现状的看法和期待是什么？
鲍义志：土族的人口不多，搞文学创作的人更少，情况并

不太乐观。而且，现在的文学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带有诸
多的社会功能，文学已经恢复到它自身。这可以说是一件好
事，但不得不承认，现在愿意看纯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
希望更多的土族作家一起努力写作。

祁建青：长久以来，我都觉得土族文学的创作空间很大。
我们这个民族从辽西迁徙到内蒙古，又接着到宁夏、青海，这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值得我们不断地去挖掘和思考。现在已经
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也希望有作家从文学的角度去加以
表现。

李占忠：土族的作家写诗歌的比较多，写散文的也不少，
但是写小说的太少。小说相对难写一些，而且写出来之后要发
表也很难。现在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土族作家太少太少了。好
在这几年青海省作协对这方面比较重视，加大了扶持的力度。
希望年轻的土族作家能够写出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品。

（采访：杨春、钟进文、阿荣、胡艳红、孔林林、姜可欣）

“写出民族骨子里的性格”
——土族当代作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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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后时代”的关注与守望
□本报记者 明 江

2013年，对于“非遗”保护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到今
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至今整整10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整整10年。

目前，我国已有37个项目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成为世界上入选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今年的 6月 8日，是我
国第8个“文化遗产日”。

在中国，很多“非遗”项目处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项目中的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非遗”保护的成果
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成果。

从不知“非遗”为何物到“非遗”成为中国人熟悉的词汇，中国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这 10 年之路走得如何？而 10 年之后，

“非遗”之路又应该怎么走？

十年“非遗”：从有法可依到全民保护
在日前文化部举行的纪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10

周年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作为较早加入公约的国家，我国
近年积极开展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依法保护、科学保
护、全民保护”已经成为“非遗”保护中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不仅
对我国“非遗”保护和传承至关重要，也为“非遗”保护研究工作探
索出了一条新路。

“依法保护”方面，2005年，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
知》。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通过。从此，

“非遗”保护步入“依法保护阶段”。出台相关法律，也是履行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责任和义务。相关数
字显示，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 21.0249亿元“非遗”保护工作经费，
2013年专项经费计划投入6.6298亿元。目前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全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调查的资源达87万项，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公布了3批共1219项国
家级“非遗”项目。此外，命名了国家、省、市、县级“非遗”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认定了4批共1986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科学保护”方面，同时开展了抢救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一
方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年老
体弱的传承人进行全面的拍摄、记录，并及时形成档案、建立数据
库；另一方面为了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活力，通过建立示范
基地等措施，进行生产性保护。目前文化部已命名了第一批41个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为开展生产性保护
提供了有效示范。同时，我国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
目前已设立了15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十二五”期间计
划投资10亿元试点建设100个非遗保护利用设施。

“全民保护”方面，从2006年开始，我国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
期六确定为“文化遗产日”，大力开展展览、展演、论坛、讲座等宣传
展示活动，营造了全社会积极参与保护的良好氛围。近年来，在春
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里恢复或举办了多项民俗文化活
动，已连续举办4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让民众有更
多走近和认识“非遗”的机会，形成了自觉保护“非遗”的主动性。
而“人人都是文化遗产的主人”，正是今年“文化遗产日”非物质文
化遗产活动的主题。

申遗成功后挑战仍在
自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至今，全球已有153

个国家成为《公约》缔约国。而《公约》批约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和通过的文化领域的其他公约。在不久前
的非遗节召开的“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上，各国代
表都认为，《公约》超快的批约速度正体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的原则。

今年的非遗节形成了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可持续发
展的新纲领《成都展望》。《成都展望》写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处
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的国家而言尤为宝贵，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着规避冲突和解决争端的机制，这些机制可以
为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应有贡献。同时，在帮助应对自然灾害，
尤其是在灾后重建、恢复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但文件同时也提出，未来的“非遗”保护工作要正确处理继承
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就在《成都展望》推出后不久，6月22
日，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投票通过中国云南哈尼梯田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45处世界遗产地。但对于哈尼梯田来说，

“成名”意味着挑战的真正开始。如何保护景观中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不要消失？如何避免商业化对遗产地带来的冲击？如何将保护管
理与旅游发展更好结合？这些问题成为了当地政府的巨大挑战。

近年来，过多的商业化开发，使很多“非遗”的“保护”变
成了“创收”。而且很多“非遗”项目处于相对偏远的民族地
区，这些地区本身面临着需要发展的问题，如何在 “保护”与

“发展”之间找到平衡？
对比1997年就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丽江古城，在申遗成

功后的10多年间，选择了“以旅游发展反哺遗产保护”的模式。如
今的丽江成为旅游业的宠儿，但原住民大量外迁，传统民族文化逐
渐消失，活态文化的保护并不成功。因此，在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成
功后相关部门召开的专家恳谈会上，如何兼顾保护和开发成为讨
论的焦点。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不发展人山人海的观光式旅
游，而更多的是发展一种体验式和参与式的旅游，让每个旅游者都
担负起保护和传承哈尼梯田的责任”。众多专家则表示，能够真正
留住使梯田文化体系得以世代传承的哈尼原住民，才是哈尼梯田
成功申遗的意义所在。

而在非遗保护的10年中，“申请热”和“保护冷”一直是不容忽视
的现象。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表示，政府主导主
要体现在立法、规划、指导和经费投入方面，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传承人作为传承主体，社会有关机构等作为保护主体，应该共同
在保护工作中发挥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公众要不
断树立起自觉参与保护的意识，共同从舆论和实际工作中推动保
护工作的开展。社会公众自觉参与保护的程度，决定着“非遗”保
护的实际成效。

比如2009年被联合国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的侗族大歌可谓是侗族文化的一张名片。除了当地的政府部门
积极想办法，各种民间团体如侗族文学学会，也在协助有关部门做
好保护和传承工作。侗族文学学会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

一直致力于侗族大歌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随着时代变化，相
关负责人认为，侗族大歌的保护必须进行战略转变，就是不仅要巩
固侗族大歌的基础、原生地——侗寨，而且要走出侗寨、走出国门，
放声电视，飞歌网络。他们协助组建了农民大歌队，组建京城侗族
大歌队，带队到北京、广西等地演出，还漂洋过海，到日本演出，使
侗族大歌这几年名声在外。

公众和民间团体的自觉保护意识正是“非遗”的希望所在。

“非遗后时代”应更关注守望者
在中国民协日前举办的“呵护传承人、关注守望者——非遗后

时代民间文化传承的实践与思考”理论研讨会上，专家们把走过10
年之路的今天命名为“非遗后时代”。在冯骥才看来，从中国民协
在2003年启动了中国民协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到今天，“非遗”保护
工作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前 10年，我们通过全国对 56个民族、
960万平方公里进行全面的地毯式的调查，经过了抢救、保护、整理
和建设，基本上摸清了‘非遗’的家底，建立了一个初具系统的保护
体系。完成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非遗后时代’。
我们应该想想，‘非遗后时代’我们应该做什么？”

专家们认为，进入当前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传承人才
是“非遗”保护事业真正的主题和主角。如何发挥传承人的作
用，怎么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创造活力，促进传承，是真正实现保
护的重要举措。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李屹表示，传承民间文化遗产必须坚持
以人为本的原则，只有保护好民间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能使民间
文化遗产永续传承。因此对民间文化的保护首先要落实到对传承
人的保护上，

中国民协副主席曹保明认为，虽然“非遗”的相关法规出台之
后使“非遗”保护有法可依了，但目前的法律条款只只从个人的角
度保护，不注重从集体和国家的角度保护。比如现在日本、韩国大
量沿用中国的东西，造成我们很多民间文化无法保护。所以“非
遗”保护应该从国家层面来考虑，才能有效地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的
生态系统。还有专家提出，目前的法律管的是大的原则性问题，但
是细致的法规性保护还没有，操作性很弱。

冯骥才表示，在“非遗后时代”村落的消失、传承文化的变异和
传承人的认定等问题都值得关注。“从2000年的360万个到2010年
的 271万个，10年间中国一共消失了 90万个村落。我们的“非遗”
项目大部分在村落里面，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基本上是在村落里面，
而不是在城市里面。村落承载着文化，如果村落没有了，少数民族
文化也就没有了。此外，传人离开本土要进入城市里面，在市场或
者旅游景点谋求生路，因为商业的要求，就产生了文化上的变异，比
如剪纸变成机器刻了。另一方面，代表性的传承人一旦认定以后，原
来那种团体的传承，就转变成个人的传承，这种单线传承把保护工作
的成败存亡放在一个人身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自此，冯骥才认
为，政府对于非遗的管理和帮助传承人要有承担，传承人自己更要有
责任感。

专家表示，在“非遗后时代”，应该真正从重申报转向重保护的
道路，关注传承人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关注民族文化的守望者就
是关怀民族文化的根脉、民族文化的种子。

本报讯 日
前，“国家人文地
理微电影”《图腾
之旗》之沧源佤
族篇在北京举行
了首映式。导演
杨蕊携众主创亮
相，向观众介绍
了台前幕后的故
事。这部微电影
将采取在线点播
的方式与观众见
面。

该影片由云
南临沧市沧源县
委宣传部全资投
拍，以独特的类
型叙事手法、极
具风格的视觉造
型和色彩倾向讲
述了一个富有传
奇色彩的民间故
事。影片取材于
云南沧源县的民
间传说：很久以
前，佤族英雄江
三木落受命护送
本族圣物到巴绕
克神坛，鼓神梅
绕格一路随行，
期间历尽苦难，
但英雄不退缩不
踌躇，意志坚定
地把圣物送到了
目的地。圣物里
装满的是掌管童
贞与热情的种子
娘布萝，在春天
大神将之播撒下
去，让英雄江三
木落的精神一直
传承至今。在现代的“摸你黑”狂欢节的人
群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个民族火热
的童年激情。

全片无对白，超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
碍，如一首宏大的视觉交响诗，勾勒出南
方世界的奇观丛林。伴随影片主人公江三
木落的护宝历险之路，观众充分领略了沧
源的钟火房古林、芒来峡谷、糯良黑石林
等神秘苍远的奇绝风光，感受了原始部落
符码信息庞大的图腾文化。有专家认为，
这是一部拍给全世界对绿色饥渴的眼睛
的影片。该片主创团队阵容强大，导演杨
蕊曾凭借电影《毕摩纪》《翻山》入围第 60
届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及入围各
大国际电影节。

国家人文地理微电影《图腾之旗》是
在国家民委和国家旅游局等有关部门的
支持下，由北京华映世纪民族电影电视剧
制作中心承制的大型民族微电影系列，由
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主席牛颂总
监制和策划的主题性系列微电影创作计
划，该系列计划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广泛
取材。按商业类型叙事精心创意，做有视
觉冲击和文化震撼性的精品电影，让古老
民族文化与现代性交融，让民族奇情回归
主流视野，让新文化精神滋养全体国民，
为今天的电影市场做民族题材的类型化
的有益探索。 （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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